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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制定小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和编写教材的过程中，我们提出“回归生活的课

程理念，当时着重阐明的意义是课程与教材要以儿童的生活为出发点。当课程与教材进入实施阶段后，我们

认为本课程向生活的回归应致力于使课程再回到儿童的生活中去成为一个能够改变、改善生活的“因子”。

这一种回归才是课程的归宿。课程与教材要转化为儿童的生活，这是本门课程教学所应持有的基本立场，同

时我们也反对“立竿见影”等等课程与生活之间的简单化联系。要深入研究课程转化为生活的具体机制，要

开通课程走向课堂以外生活的渠道，要着力培养“践履躬行”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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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和编写教材时我们提出了：回归生活世界

是我们所遵循的课程理念。当时在阐发这一理念时较多强调的是：课程和教材的制定与编写

要从生活世界出发，特别是不要脱离儿童的生活。这是从出发点的角度去思考课程教材跟生

活世界的关系。当课程与教材进入实施后，在教学过程中坚持这一出发点仍是十分重要的，

如我们的教学不要机械地去“服从”课标或教材，而是要坚持从本班儿童的实际出发；我们

的备课首先要把功夫用在对于本班儿童生活情况的了解和研究上等等……课程研究还要在这

方面继续作出努力，尽可能缩短教学与儿童生活世界的距离。 

作为一门品德与社会课，回归生活世界还包括着另一方面的内涵，那就是我们的课程、

教材、教学还要以生活世界为其归宿。也就是说，要使学生通过教材、教学所学得的一切能

回到他自己的生活中去，用以解决他们生活中的问题，改变他的生活、生活方式，提升他们

对生活的认识、态度、价值观等等。由于“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是实践性很强的课

程，它所指向的就是生活实践，为此，这方面的回归显得更为重要，它更具目的性和本质意

义。相比之下之下，前一种回归还只是工具意义上的，比较多考虑的还是教材、教学如何贴

近学生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而后一种回归才是本门课程意义所在，这是一种归宿性的回

归。如果我们仅仅止于出发点上的回归，以儿童能接受这门课程、喜爱这门课为满足，而不

去考虑它是否真正能回到学生的生活中来，是否能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那

么前一种回归也就失去意义，课程改革也就很难说是成功的。为此，我们的课程研究要向纵

深发展就必须思考后一方面的回归，这也是比前一种回归更见功夫的研究，需要付出更多的

思考和努力，有更多的难题在等着我们。 

通过上一阶段在课标、教材、教学等方面的努力，应该说，我们的课堂教学初步实现了



它的生活化。课堂的生活化，意味着课堂具有了与儿童其它方面生活的同质性，它取得了回

归于生活世界的资格。但是，仅仅是这种资格并不足以保证它在现实上的回归。生活世界是

一个整体，它是由人的方方面面的生活所构成的。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生活世界，它是在各方

面生活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它是一种动态的有机构成。如果某一方面的“生活”一旦失去

了与其它方面生活的联系和作用，它就会脱离生活世界，甚至会背离生活世界，成为生活中

的异化物。课堂之可以作为生活，它不是以一种静观的完成态存在的，而只能是一种不断与

其它方面生活发生互动之动态的过程。假如学生在课堂上学的、说的是一套，却根本不准备

在生活中去实行它，这样的课堂也就脱离了生活。这种情况在以往的课程中存在，在新课程

中同样也可能存在。这种课堂学习不仅不能对学生的生活产生正面的作用，相反还会养成学

习与生活、言与行相背离的虚假品性。为此，课堂教学贴近学生的生活，它的生活化只能是

它回归生活世界的一个前提条件，却不是它的充分条件。当然，走出这一步生活化的路也是

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步可以说回归的门也找不到。但是我们这门课的改革不能到此为

止，作为一门生活实践的课程，从生活出发还必须让它再回到生活中去，使它在与生活的其

它方面不断发生动态联系和作用中真正融入于生活世界，成为其中的一个“活性因子”去改

善人们的生活、生活方式，促使人们去学会过一种有道德的社会生活。这才是具本质意义上

的回归。 

我们说课程要对生活产生影响，这决不是要求课程的教学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无论是

学生德性的提高，社会化的发展都是一种日积月累的过程，决不可能一蹴即就，即学即用。

对此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期待我们的课程能够产生即时效果的急功近利的想法和做法都是

不科学的。正确的做法是：认真的科学的对于正在进行的课程内容作出具体的分析，如哪些

内容是从提高认识着手的，哪些是从动情为开端的，又有哪些是要通过行为养成而实现的……

不同的内容它们对儿童生活产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不同的，它们在人的生活中呈现方式也各不

相同，不同的过程有不同的教学对待。我们决不要去搞那种简单对号式的联系生活。再说，

课程对儿童的影响还要受其它许多复杂因素的制约，如社会的、文化的、家庭的等等。正确

的做法是深入研究和分析课程进入儿童生活的具体过程，科学地促进这一过程的实现。当然

这里最根本的还是要树立一种使课程教学能在儿童生活中扎下根来的基本立场。 

此外，我们还应当看到，课程要回到儿童生活中去，必需通过儿童这一生活的主体，只

有当课程的内容内化为儿童自身的心智结构时才有可能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作用。表现于生

活的外在化过程必定通过主体的内在化过程而实现，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侧面。课程教

学要在充分研究这一内化机制的基础上进行，才能收到相应的效果。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我

们不仅要考虑具体内容的内化，更应当重视的是一种正确学习和生活态度的养成，要逐渐形

成学生践履躬行的人格特征，发扬我国“致知篤行”的优良传统，努力改变以往那种学习只

是为了分数、为了武装嘴巴，并不准备去实行的不良学风和两面人格。只有持正确的学习态

度和学习作风的人才会自觉主动的将学习和生活的实践联系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形成

良好的人格特征。 

一门从生活出发的课程，当它具备了再回进生活世界的前提条件时，也可能自发地对学

生的生活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我们并不排除这些影响的作用。但是作为一门课程它所追



寻的应该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影响和作用。为自觉的实现其影响，我们就不能将课程的

实施只限定在课堂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而是要自觉地促使课程去追随学生的生活。我们并

不否认课堂教学也是一种生活，但必须承认它只是学生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课堂生活并不

是自足的，自成目的的，它要不断地从课堂以外的生活中吸取营养，也要不断地为学生其它

方面生活提供营养。只有在我们的努力下建构起课堂生活和课外生活之间的良性生态关系

时，这样的课堂才在严格意义上称得上是“生活”，否则它只能是生活之外的什么东西。为

此，在我们的课程实施中要自觉的、有意识的将学生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的生活连成一体，

把课程带出课堂，使课程延伸和扩展到课堂之外，让课堂教育的作用幅射于整个生活，而不

是仅仅满足于课堂上的效果。 

在以往的中小学德育大纲等文件中都曾强调在整个学校德育工作中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

用，但是由于以往的德育课程在课程设计和教材编写等方面就其出发点而言都在一定程度上

脱离了儿童的生活世界，这样的品德课程也就难于在儿童的整个生活中发挥它的作用。主渠

道之道不通，作用的落空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样的课程体制下，学校的德育工作不大可能在

课内课外、校内校外形成一种在生活统一指向下的合力作用。在从儿童生活实际出发的新课

程中，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改变，因为新课程开始具有了与儿童其它方面生活的“同质性”，

取得了走向儿童方方面面生活的“通行证”，它具有了发挥主渠道的作用可能。但是如果我们

不能自觉地去沟通课程与其它方面生活相连接的渠道，在课程中所涌出的清泉还是难于到达

生活之彼岸，课堂也不能时时得到生活活水的浇灌。为此，“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

的实施必然地要求我们去认真考虑和研究如何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的作用，如何将落实于学

生身上的德育工作形成为一个整体等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思考也是在继续寻找回归生活

之路。 

总之，我们的课程和教材是由儿童生活世界转化而来，课程和教材又要再转化为儿童的

生活世界（是已经改变和提升了的生活世界）。从生活中来，再回到生活中去。这是我们对

于课程回归生活世界的比较全面的理解。新课程进行到今天，对于这后一种转化和回归的研

究与探索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了。否则课标中所要求的实效性也就难于实现。 

 

A Second Thesis on the Return of “Morality and Life” and “Morality and 
Society” to the Lif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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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settling the curriculum standard and compiling textbooks of “Morality and Life” and “Morality 

and Society” for primary schools, we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curriculum returning to life”, with which 



we meant at that time that children’s life should be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curriculum and textbooks.  

Now that the latter have been put to implementation, we hold that the “return” also require the curriculum 

should return to children’s life as a “factor” which can change and improve their lives, which is the end of 

the curriculum.  The basic stance of this curriculum is its transformation to children’s life.  We oppose to 

instant, simplistic connection between curriculum and life.  Instead, we should probe the concrete 

mechanism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open up channels between the classroom and the outside life, and 

nurture “practicing” characters. 

Key words:  morality and life, morality and society, the life world, return, curriculum 

 

收稿日期：2004-01-20 

作者简介：鲁洁（1930-），女，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名誉所长，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德育基本理论；德育课程       


